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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彝族的习俗，不能不说它的信仰体系，彝族的信仰体系是在彝族古文明的基础

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起源于原始信仰，经历了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今天这样的

天、地、人合一的原生型传统信仰体系。 

对彝族原生型传统信仰的调查和研究，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就一直没有间断。

但是，大量的关于彝族宗教的调查都没有涉及到贵州盘县的彝族。于是笔者在2007年7

月到8月参与盘县彝族传统信仰调查。通过对盘县彝族祭祀祖先活动的研究和实证资料的

整理、对社会生态的认真了解以及对祭祀在民族心理民族精神上的影响，分析了祭祀的

社会功能。 

  祖先崇拜是彝族传统信仰体系中最核心的信仰形式，它使彝族从敬畏自然、关注自

然转化到关注人生。在盘县，彝族同胞一到逢年过节，都要在家祭祀祖先。彝族同胞除

了家庭的节日祭祀之外，每三年还要对祖先进行两次以家支为单位的祭祀活动。在祭祖

活动中要换置祖灵筒，要让祖先享祭，要让四代以上的祖灵筒进入祖祠。祭祀的日期不

定，一般是秋收后由家族召集所有家族成员商定后请毕摩“瞧日子”，即请毕摩算定什

么时候进行什么仪式最为吉利，然后开始整个家支的祭祖准备。家支是彝族社会组织的

细胞，每个家支拥有同一祖先，家支的名称通常是始祖的名字，或家支聚居地的地名。 

  按照彝族的观念，人死之后有三个灵魂永存。一灵在坟地，一灵在每家的祖灵牌，

一灵在祖先的发祥地。经过子孙虔诚的祭祀，再加毕摩主持的一系列功课，灵魂便成为

祖神，被送往祖宗洞，成为家支中每个成员的保护神，护佑着子孙们平安、吉祥、顺

心。 

  祭祖活动一般为三天，全由毕摩主持。三天的活动形式活动内容都相同，都是祭

祖、祭灵、安灵这三项内容。这三天的活动，有一条很明显的关系链：祭祖仪式——祖

先——家支。在这一链条中，“祖先”似乎是关键的一环。但当我们探究祭祀活动的社

会功能时，就会发现，祖先仅仅起着一个桥梁的作用，而真正的目的，是它的社会整合

功能、家支内凝聚力和血缘观的巩固功能、社会控制功能，而且，社会目的完全被祭祀

活动神圣化，一切社会目的在不知不觉中实现。 

  社会整合是指将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各要素联系到一起，使它们系统化、一体

化。祭祀活动虽然在一个家支内进行，但需要社会有关方面的配合，与整个社会的方方

面面都有联系。比如他们的衣着、他们的饰品、他们的香案、他们的供物、他们的乐

器、他们的照明、他们的饮食等等，都需要社会提供。同时，一个家支中有祭祖活动，

其他家支的人都要主动去帮忙。特别是在整个仪式的准备阶段，他们帮助毕摩布置祭祖

场地，并配合毕摩将祖灵牌送往祭祀的地方。而这些都是不要求报酬的。这种参与，无

形中增强了各个家支间的联系，夯实了各个家支间的情感。加强和巩固了社会成员间的

内聚力，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一些要素被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了，而且，使社会的各色

人等在其中获得好处，得到一定的满足，表现了不可取代的社会整合功能。 



 

  另外，在现实生活中，哪怕是一个家支的人，也会因为利益不均、看法不同，或因

为某些方面的疏忽，滋生一些隔阂，产生一些矛盾，有时甚至会发生对抗。而这祭祀活

动无论什么情况也必须参加。而且，这是祖宗意志，祖宗的意志就是“神意”，具有不

可动摇的“神圣性”。因此，什么矛盾什么隔阂什么对抗都只能搁置一边；就这样，随

着时间的推移，有的矛盾得以缓解，有的隔阂得以沟通，有的对抗得以消解，家支内部

的凝聚力增强了，家族情分和血缘观念得到进一步巩固。 

  同时，在祭祀活动中还要进行解洁，还专门设置了解洁房，还要念解洁经。解洁经

讲的就是什么想法和行为是邪恶的，什么想法和行为是肮脏的，通过大家反复诵读，坚

定大家扬善除恶的信念。所谓解洁就是要驱除那些邪恶的肮脏的东西，使每一个子孙的

心灵都变得干干净净。于是，这种传统的善与恶的标准在彝族的祭祖仪式中得到重申，

人们也再次被灌输了伦理道德思想，解洁仪式便成了重要的伦理道德的强化环节。通过

这样的仪式，彝人知道了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进而，社会秩序得到了维持。这

种方式比社会实施的强制更令人信服，效果更牢靠。 

  还有，整个活动的花费都得族人筹集。大家都认识到自己是家支的一员，家支的利

益绝对高于个人的利益。他们或以实物的形式，或直接出钱。至于谁出什么、出多少，

并没有具体规定，完全出于自愿，一般都是经济条件好的自愿多出，也有少数人为了表

达自己对祖宗的忠诚或为了提高自己在族人中的声誉和地位，想方设法不顾一切也要冒

个尖。因此，这个资金筹集过程，实际上变成了培养和强化家族观念、锻炼和提高祭祀

祖宗责任意识的举措。 

  而且，在一系列祭祀活动中，不仅有祈求祖宗的护佑，而且还有颂扬祖宗对忠于他

的子孙百般护佑的感人实例，使人们对祖宗的灵验坚信不疑，产生刻骨铭心的影响与强

大的自律作用。另外，对极少数不轨的人，可以通过祭祀活动求得祖宗的宽恕，为他们

赎罪，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使他们从犯罪、越轨而导致的心灵险境中解脱出来，重

新整合到社会群体中去。当然，也有对不可救药的人员的惩罚，甚至将某人遭受疾病遭

受自然灾害也看着是祖宗灵对他的惩罚。因此，在彝人的成长中，整个祭祀活动充当了

最有效的教育角色。一个刚出生的彝族婴儿是不会有宗教本能的。也就是说，他没有祖

灵的观念、没有要举行祭祖仪式的责任感。但因为孩子的成长一直在定期举行的祭祀活

动中，他们通过观察或者参与祭祀仪式，从实践所提供的榜样过程吸取了许多模式、规

范与价值。祭祀活动逐渐成为他们的习惯，变成了他们自身的一部分。就这样逐步实现

了对自己的继承者，建立了彝族孩子肩负传承彝族文化的使命。祭祀活动在彝人成熟信

仰和坚定信仰方面进行的有效地教育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实现了对家支成员牢

牢控制。但是，祭祖活动也存在着某些负面功能。一些人往往不是把增加的收入投资于

扩大再生产，以图更新，求得发展，而是为了满足一时的虚荣，博得邻里的“好评”，

对祭祀活动投入过多，不仅削弱了自己的再生产能力，而且也造成了很大浪费。另外，

祭祖仪式带给彝族人的心理慰藉，使有的人安于现状，甚至幻想不劳而获。而且，由于

原始信仰带着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它的过分推崇难免影响新思想、新技术在彝族地区的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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